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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赤子
———为张国民散文集 «红尘记忆» 而序

　 　 见到过国民兄ꎬ 已经多次了ꎮ 从多次见面的印象中ꎬ 以及

以往编辑他写的散文中ꎬ 我感觉他是一个表面看着朴实、 平淡ꎬ

内里却透着一股干劲、 一种内秀的人ꎮ

尤其是近些日子拜读了他即将出版的由三十二篇散文结集

的 «红尘记忆» 后ꎬ 见字如见人ꎬ 见文如见心ꎬ 我对他有了更

深入的了解: 国民兄生于威远长于威远ꎬ 是一个爱国家、 爱家

乡、 内心纯洁、 待人善良、 志趣美好的人ꎮ

对他这种品行的认识ꎬ 我们可以从他这本大概包括三个方

面内容的散文集子里找到依据ꎮ 不管是威远煤矿的描写中ꎬ 还

是服兵役的叙写里ꎬ 或是外出的游记看ꎬ 字里行间ꎬ 随处都可

见到他的那份深沉的爱、 直率的个性、 善良的显露ꎮ

“威煤” 因煤而 “立”ꎬ “威煤” 因煤而 “散”ꎮ 在这 “立”

与 “散” 之中ꎬ 有太多的酸甜苦辣ꎬ 有太多的喜怒哀愁ꎬ 有太多

的悲欢离合ꎬ 有太多的思忆感怀! 国民兄以他朴实自然的笔调、

轻缓舒畅的语气、 深情细腻的描写ꎬ 在这本集子里写出了超过一

半的与家乡威远有关的作品ꎮ 这也许与他在威远生、 在威远学、

在威远矿当过风机运行工、 团委宣传干事兼秘书、 党委办公室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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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多种经营公司办公室秘书、 行政办公室秘书、 行政办公室副

主任、 行政办公室主任等经历有关ꎮ 然而ꎬ 他的这本集子里虽有

超过一半有关家乡记忆的散文ꎬ 却让你读了不感到牵强、 累赘、

复述ꎬ 却感到篇篇有新意、 页页有精彩、 事事有嚼头!

如读到 «矿区的石板路» 时ꎬ 文中: “深处黄荆沟的威远煤

矿ꎬ 地盘不大ꎬ 可以用 ‘偏远’ 两个字来描述ꎮ 建矿七十余年

之后ꎬ 所在县域境内ꎬ 才终于盼来了高速公路ꎮ 但是ꎬ 威远煤

矿的名字却很响亮ꎬ 很亲切ꎬ 让人有无尽的追述和怀念ꎮ 因为ꎬ

她诞生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ꎬ 著名民主人士孙越崎和著名爱

国将领冯玉祥将军曾在这里留下过足迹ꎮ 如今ꎬ 你若身在异乡ꎬ

你问那里稍有点年岁的人是否知晓当地的某某省长某某书记ꎬ

他或许不知ꎬ 但只要你提及威远煤矿这个单位ꎬ 他会说听说过ꎬ

是个大矿ꎬ 那里的煤好ꎮ” 这样的记述ꎬ 一下就把读者的心抓住

了ꎬ 也使读者看到了作者深深的爱家乡之情ꎬ 他的这份爱ꎬ 溢

于言表ꎬ 让人敬佩!

读到 «富农» 时ꎬ 我就被 “唐三爷隔三岔五地挑着一担如

他那样显得苍老的潲桶ꎬ 挨家挨户地来到潲桶前ꎮ 先是挽袖伸

手在潲桶里摸摸ꎬ 捞出些许剩菜剩饭装入随身携带的如碗般大

小的瓦罐里ꎬ 说是带回家给家里的人吃ꎮ 之后ꎬ 再倒尽清汤寡

水的潲水ꎬ 用清水把潲桶给你洗干净后ꎬ 再到下一家收潲水ꎮ

年关了ꎬ 唐三爷杀了肥猪ꎬ 就会趁担粪或收潲水的工夫ꎬ 来到

我们的几排房子ꎬ 伴着笑脸挨家挨户地送猪肉ꎬ 或三两ꎬ 或四

两ꎬ 多少不论ꎬ 但不能落下一户人家ꎬ 以示答谢ꎮ” 这段精彩的

描述ꎬ 反映了那时那种生活状态下相互帮衬、 彼此理解、 交往

如亲的人们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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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读到 «黄荆沟听山» 中ꎬ 那段: “在黄荆沟醉人的幽谷

中ꎬ 你哼着舒心的小曲儿ꎬ 俯首瞧瞧吧ꎮ 在那农舍小院外ꎬ 或

者池塘边、 菜地旁、 荒坡上ꎬ 成片如雪片似的梨花会让你想起

北方冬天的漫天飞雪ꎮ 那粉红色的桃花犹如天女散花似地装点

在一座座绿色的山峦ꎬ 会让你回味过去矿山节日礼花那艳丽的

风采ꎮ 还有那浅紫中镶嵌着深红的豌豆花、 淡蓝中点缀着深黑

色的胡豆花ꎬ 宛若多情少女一双双美丽动人的杏眼ꎬ “啪嗒啪

嗒” 地盯着你笑ꎮ 还有那些叫不出名的一朵朵紫色的、 白色的、

红色的、 黄色的、 蓝色的小花灿如星星ꎬ 从你的周围散布开去ꎬ

直到视线不及的远方ꎬ 美丽着山里的世界ꎮ” 激情细腻的春意描

写中ꎬ 既见识到了作者热爱生活、 热爱自然的纯洁美好心胸ꎬ

又见到了作者在那灿烂缤纷的自然美景中ꎬ 仍会联想到 “矿山

节日礼花那艳丽的风采” 的爱家乡爱矿山之情!

实际上ꎬ 国民兄那种浓浓的爱矿山、 爱家乡、 爱亲人的乡

情ꎬ 不只在写威远煤矿、 写黄荆沟的散文中体现ꎬ 即使在任威

达公司彭山蓉兴化工公司党委书记、 威达公司驻成都办事处书

记、 退休居住在彭山县等期间ꎬ 那份威远情、 矿山情ꎬ 仍时时

记挂在心!

如在他的游记 «柳絮飘飞的季节» 中ꎬ 我们就可以看到:

“即使那漫天飘飞的柳絮ꎬ 在树梢ꎬ 在草坪ꎬ 在人们行进的步履

之间勾勒出静美、 淡雅的画卷之后ꎬ 最终都静静地融进土里ꎬ

投入大地的怀抱ꎮ 由此ꎬ 我想到了生我养我的矿山ꎮ 那些世世

代代、 长年累月劳作在地心深处的矿工们ꎬ 不就是如岷江堤上

的垂柳和柳絮一样默默无闻的精灵么ꎮ 他们付出毕生的辛劳挺

起工业的脊梁ꎬ 温暖着人们的生活而无怨无悔ꎬ 甚至还有许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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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多的弟兄将自己的生命都交给了矿山ꎬ 融进了大地! 不是么ꎬ

矿区周围遍野的坟茔和镶嵌在崖壁上那一块块的石碑就是佐

证!” 这样的叙写ꎬ 从作者轻灵至深沉的笔调中ꎬ 既带给我们以

震撼ꎬ 又读到了他对家乡沉沉的爱ꎬ 对矿工无私奉献精神的深

深敬意!

在他的散文 «融入彭山» 中ꎬ 我们仍可以看到: “此时的家

乡ꎬ 却因产业资源枯竭而日落西山ꎮ 走出家门的朋友曾经感叹ꎬ

不是我不爱家乡ꎬ 只因家乡几十年不变ꎬ 如一张皱皱巴巴的老

脸ꎮ 朋友不经意的一番话ꎬ 被我无声地装入怀中ꎬ 铭记于心ꎮ

转眼已过知天命之年的我ꎬ 难道退休之后又返回日趋清冷的山

沟ꎬ 看那西边满腔愁绪的残阳? 人往高处走ꎬ 水往低处流ꎮ 行

路多抬头ꎬ 常往远处看ꎮ 找准机会ꎬ 倾其囊中所有ꎬ 在彭山购

置了一套两室一厅的居室ꎮ” 可见作者对家乡与对安居颐养天年

的心路历程! 本文中仍可见: “不管是孙子、 孙女ꎬ 或者外孙、

外孙女ꎬ 一律称呼带乖孙啦! 哪怕小孩模样长得像孙猴子ꎬ 也

得叫乖孙ꎮ 老年人会满脸堆笑地应你ꎬ 呵呵ꎬ 带乖孙ꎮ 这真是

应了那句老话ꎬ 十里不同天ꎬ 百里不同俗ꎮ 何况ꎬ 彭山距威远ꎬ

也是两百余公里呢ꎮ” 描写ꎬ 仍时时透露着他对家乡绵绵的惦念

和长长的情意!

国民兄是个热爱生活、 珍惜时光、 热爱写作、 善于积累的

人ꎮ 正是在于笔耕不缀ꎬ 他于 １９９５ 年 １０ 月加入了内江市作协ꎬ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加入了中国煤矿作协ꎬ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加入了四川省作

协ꎮ 在他这本散文集子里ꎬ 有三分之一的作品是游记ꎮ 而这些

游记ꎬ 你随便翻看其中一篇ꎬ 都会为他那平实的视角、 精彩的

描写、 优美的笔调、 率真的个性、 幽默的语言ꎬ 或抿嘴一笑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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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眼圈温润ꎬ 或掩卷思索ꎬ 或暗自称快!

如他的那组游记 «黔东南纪行» 中的 «火车上的故事»

里ꎬ 像这样的段落语句: “距我们约五六米远格子铺位的几位年

纪有些大的女乘客ꎬ 仿佛还沉浸在兴奋中ꎮ 我很钦佩她们的精

神ꎬ 从一上车安顿下来就在那里旁若无人地亢奋吹牛ꎬ 辽阔海

侃ꎬ 其中一名女士的笑声很浪荡ꎬ 嘎嘎嘎嘎ꎬ 有如池塘里喧闹

的鸭子ꎮ” 较好地表达出他对那种不文明现象的直接刻画与幽默

讽刺ꎮ

又如 «黔东南纪行» 中的 «留步镇远» 里ꎬ 在优美的描写

中ꎬ 有一段话ꎬ 发人深省: “第二俘虏收容所在镇远共存续五年

零九个月ꎬ 先后收容日军俘虏 ６００ 余人ꎮ 在此期间ꎬ 收容所认

真执行优待俘虏政策ꎬ 以学校教育方式对日俘进行教育和管理ꎮ

做到对被俘的日军士兵不杀不辱ꎮ 在生活上ꎬ 采取了改善俘虏

伙食和居住卫生条件、 组织俘虏制作工艺品和开展文娱活动等

措施ꎬ 使俘虏们感受到了中国军民对他们人格的尊重和特殊优

待ꎮ 许多日俘放弃了日本军国主义思想ꎬ 自发建立反战组织ꎬ

开展反战宣传活动ꎬ 对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

利起到了积极作用ꎮ” 看到这段记述ꎬ 你会对作者正义的心胸、

放大的视角、 强烈的爱国心肃然起敬ꎬ 秉卷思索!

国民兄对家乡 “一片赤诚”ꎬ 对困难 “铮铮铁骨”ꎬ 对生活

“充满热爱”ꎬ 我想ꎬ 这既可能源于他良好的家教、 本人的天赋ꎬ

也可能源于他当过兵的人生经历吧! 国民兄于于 １９７９ 年 １ 月到

内蒙古当了三年工程兵ꎬ 其间还做了连队文书ꎬ 正像他在 «那

把破损的小提琴» 中写道的: “有人说ꎬ 不当兵遗憾一辈子ꎻ 当

了兵后悔一辈子ꎮ 而对于我ꎬ 军旅生活是艰苦的ꎬ 也是人生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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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不可缺少的一段路程ꎮ 因为ꎬ 虽然这段路程或许没有耀眼

的瞬间或绚丽的光环ꎬ 但是ꎬ 它能使人变得更加坚强ꎻ 使人的

意志得到锤炼ꎻ 使弱不禁风的自己在冬季零下几十度的低温中

得到洗礼ꎬ 以抗衡漫漫人生征程中所经历的艰辛和曲折ꎮ”

国民兄是一个知恩图报、 极为重视师长的人ꎮ 他的回忆散

文 «追忆庆蓉老师» 中ꎬ 我们可以看到: “一次晚自习后ꎬ 我想

请教张老师一道化学题ꎮ 放学后来到张老师家里ꎬ 已有几个学

生在那里问这问那的ꎮ 不一会儿ꎬ 外面乌黑的天空雷鸣电闪ꎬ

顷刻之间就大雨滂沱ꎮ 很快ꎬ 雨水透过稍平的瓦沟注入室内ꎬ

好几个地方都滴滴答答的ꎬ 同学们赶紧和张老师及其家人一起

搬出家里的瓷盆等家什接住雨水ꎬ 并轮番将雨水倾倒到室外ꎬ

才避免了家里成为一片泽国ꎮ” 从这细腻的描写中ꎬ 我们可以看

到作者勤奋的好学精神及浓浓的师生情谊!

读过他的那组游记 «黔东南纪行» 中的 «留步镇远» 后ꎬ

有一句话ꎬ 一直萦绕在我脑中ꎬ 即他在文中引用的 “朴素中见

珍奇ꎬ 淡雅中显神韵” 这句话ꎬ 我觉得这句话正像是他本人的

品质!

«川煤文艺» 编辑: 何文庭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２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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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东南纪行

得知中秋节单位要放假ꎬ 远在贵阳的女儿就来电话ꎬ 说ꎬ

你和妈妈过贵阳来吧ꎮ 不然ꎬ 我就要回来ꎮ 想想也是ꎬ 就提前

两天启程了ꎮ

火车上的故事

火车票是女儿在网上订购的ꎮ 到了候车室ꎬ 将身份证在购

票台的显示屏上一放ꎬ 再摁两个键ꎬ 实名制的火车票就出来了ꎬ

像变魔术似的ꎮ 不像过去购票排队ꎬ 让你站得腰酸背疼腿发软ꎬ

连一张硬座票也不易买到ꎮ

落日刚刚隐没在天边的云层里ꎬ 火车就伴着清新的音乐正

点启程了ꎮ 网上订票只能订上铺ꎮ 好几年没坐过火车了ꎬ 更是

好久没享受过卧铺待遇ꎮ 放好行李笨笨拙拙地如猴子攀梯子似

地爬到九十度的上铺ꎬ 竟与妻是面对面ꎬ 但彼此之间隔着两米

多高的悬空地段ꎮ 更为遗憾的是我们都得猫着腰ꎬ 或半躺着ꎬ

稍不注意一伸脖颈ꎬ 头就要撞着车顶ꎮ 不过ꎬ 还是比在井下梭

那深不见底的采煤工作面要强ꎮ 二十年前因公出差也曾坐过火

车上铺ꎬ 那是个闷热的夏天ꎬ 一个小电扇被支在头顶呜呜地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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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ꎬ 风微弱ꎬ 空气沉闷ꎬ 车窗半开ꎮ 车厢内五味俱全ꎬ 臭气扑

鼻ꎬ 从车头不时飘进的煤烟灰让人睁不开眼ꎬ 坐一趟车下来ꎬ

灰头土脸ꎬ 犹如在单位烧破旧的锅炉ꎮ 眼前ꎬ 虽仍旧是硬卧ꎬ

仍然要猫身ꎬ 但却无煤灰ꎬ 无异味ꎬ 整个车厢敞亮洁净ꎮ

简单整理一下床被之后ꎬ 感觉时间难熬ꎬ 便从行李兜里掏

出随身携带的外国文学名著袖珍本 «复活» 翻阅起来ꎮ 疲惫的

思绪被带进了第一部第十九章的 «崭新的感觉» 里ꎮ 书中说ꎬ

聂赫留朵夫去找马斯连尼科夫帮忙ꎬ 请求两件事: 一是把在监

狱服苦役的玛丝洛娃调到监狱医院去ꎻ 一是解决 １３０ 名囚犯因

身份证过期而坐牢的事ꎮ 经过聂赫留朵夫坚持不懈的奔走、 求

情和劝说ꎬ 马斯连尼科夫答应帮忙ꎬ 玛丝洛娃也终于被深爱她

的聂赫留朵夫的真诚所感动ꎬ 同意到医院去并表示以后不再以

酒作践自己了ꎮ 这使聂赫留朵夫消除了原来的种种疑虑ꎬ 产生

了一种崭新的感觉ꎮ

这次远行ꎬ 是久远的期待ꎮ 女儿大学毕业后终年劳累奔波ꎬ

天南海北ꎬ 忙忙碌碌ꎬ 先后在上海、 成都、 北京等地打工ꎬ 但ꎬ

这是她的专业ꎮ 她喜欢出去闯荡ꎬ 拼搏创业ꎮ 近年来ꎬ 女儿又

辗转到了贵阳ꎬ 受命组建一个所谓的公司ꎮ 工作、 生活条件怎

样ꎬ 创业绩效如何ꎬ 近来身体怎样ꎬ 胖了ꎬ 还是瘦了等等ꎬ 都

成为父母怅怅的牵挂ꎮ 另外ꎬ 女儿说ꎬ 老爸一年到头忙于工作ꎬ

很难出趟远门ꎬ 趁这次中秋放假ꎬ 她也有时间陪老爸老妈开心

地玩几天ꎮ 拗不过她一片赤诚ꎬ 我们终得出行ꎮ 我想ꎬ 这次旅

行ꎬ 也应该会有一个崭新的感觉吧ꎮ

正当我还沉浸在 «崭新的感觉» 之中时ꎬ 忽然ꎬ 由远而近

传来一种声音ꎮ 怪怪的ꎬ 声音沉闷ꎬ 但很响亮ꎬ 节奏感强ꎬ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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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从不远的幽巷中传出ꎮ 我侧眼看妻ꎬ 她双眼睁着ꎮ 我俯身瞟

向窗前ꎬ 有两个男士在低声聊天ꎬ 其中一位看似发了财的在深

发感叹ꎬ 这个年头ꎬ 不花钱都办得成事儿? 等等ꎮ 再看看斜对

面下铺ꎬ 也无异常ꎮ 思绪被打乱ꎬ 无心再看书ꎮ 我将 «复活»

放置一边ꎬ 拟顺着梯子下去探个究竟ꎮ 这时ꎬ 声音突然又提高

了好几十分贝ꎮ 我循着声音躬身朝身下的中铺望去ꎬ 顿时哑然ꎮ

一名身强体壮的男士正俯卧在铺上ꎬ 一颗长着粗粝短发的脑袋

深埋在被子里ꎮ 混浊且有节奏的声音由此传出ꎮ 不一会儿ꎬ 就

引来几位旅客到此探寻水中桥ꎮ 大家面面相觑ꎬ 相视而笑ꎬ 又

不便多说ꎮ 好大的鼾声! 原来是从这里发出的ꎮ 他倒睡得香ꎬ

我们咋睡呢? 不时有人小声议论ꎮ 然而ꎬ 鼾声仍然悠扬ꎬ 没有

半点隐去的迹象ꎮ

车厢里熄灯了ꎮ 不一会儿ꎬ 一位女服务员从车厢里穿过ꎬ

嘴里不停地提示旅客ꎬ 请中、 上铺的旅客上下时注意安全ꎬ 小

心摔着! 甜甜的声音从一节车厢飘向另一节车厢ꎮ 灯虽灭了ꎬ

但车厢里仍然叽叽喳喳ꎮ 距我们约五六米远格子铺位的几位年

纪有些大的女乘客ꎬ 仿佛还沉浸在兴奋中ꎮ 我很钦佩她们的精

神ꎬ 从一上车安顿下来就在那里旁若无人地亢奋吹牛ꎬ 辽阔海

侃ꎬ 其中一名女士的笑声很浪荡ꎬ 嘎嘎嘎嘎ꎬ 有如池塘里喧闹

的鸭子ꎮ 熄灯好一阵之后ꎬ 似乎她们也有些笑累了ꎬ 高分贝的

说话声慢慢降下来ꎬ 逐渐悄无声息ꎮ 可过了大约不到几分钟时

间ꎬ 脚灯微明的车厢中ꎬ 一声闷响打破沉寂ꎬ 好像沉重的麻袋

掉了下来ꎮ 庚即ꎬ 有人痛苦地直呼哎哟ꎮ 听声音ꎬ 好像是老太

太的叫声ꎮ 顶灯随即开启ꎬ 车厢里如同白昼ꎮ 此时ꎬ 已是深夜

十一点半钟ꎮ 列车长赶来了ꎬ 几位当班的服务员聚拢了ꎬ 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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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停车ꎮ 车厢喇叭里通知旅客中如有医生、 护士请马上赶到

某某车厢ꎬ 说有位老太太摔倒了等等ꎮ 我赶紧攀住梯子下到走

廊ꎬ 随着众多旅客走到出事地点ꎬ 关注老太太的伤情ꎮ 只见一

位微胖的老妪躺在车厢的地上ꎬ 花白的头发很散乱ꎬ 身上搭着

卧铺上的被子ꎮ 脸仰着ꎬ 表情痛苦ꎮ 也许被摔部位已经麻木ꎬ

她没再呻吟、 叫唤ꎮ 众人表情凝重ꎬ 但也束手无策ꎮ 这时ꎬ 一

位年轻小伙子和两位女性护士很快赶了过来ꎮ 当那位小伙子的

双手刚一接触到躺在地上的老太太的腰时ꎬ 老太太顿时发出痛

苦的喊叫ꎮ 小伙子赶紧住手ꎬ 不敢触及老太太ꎮ

老太太六十岁左右ꎬ 正是刚才叽叽喳喳、 旁若无人调侃者

之一ꎬ 似乎还是嘎嘎鸭子似的发音者ꎮ 她也是上铺ꎬ 心想在下

面多待点时间再到上铺休息ꎮ 没想与同伴聊累了ꎬ 笑累了ꎬ 正

准备攀爬到上铺ꎬ 手没抓住梯子ꎬ 瞬间掉下正好摔了个实实在

在ꎮ 这使我突然想到 “乐极生悲” 四个字ꎮ 这时ꎬ 凑巧女儿来

电话ꎬ 问到哪里了ꎮ 我如实说了车厢里刚刚发生的一幕ꎬ 女儿

还以为我从上铺掉下去了ꎮ 我说怎么会呢ꎬ 老爸毕竟当了三年

兵ꎬ 放心ꎬ 我没事的ꎮ

小伙子用右手摸了摸老太太的腰ꎬ 说可能是胯骨错位了ꎬ

不能动ꎮ 车厢里的空气顿时凝固ꎮ 列车服务员给老太太和她的

同伴做工作ꎬ 能否就近下车到医院救治ꎮ 老太太死活不下车ꎬ

两个同伴说她们不是老太太的亲戚ꎬ 只是一个单位的ꎬ 做不了

主ꎮ 没办法ꎬ 列车继续前行ꎮ 小伙子担心老太太会有内出血ꎬ

建议最好做工作让其尽快下车到附近医院检查医治ꎮ 三个多小

时过去了ꎬ 列车员终于做通了老太太的工作ꎬ 并联系好下个车

站铁路人员的接站事宜ꎮ 列车到达重庆綦江站ꎬ 众人齐心协力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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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把老太太刚才上车后的不雅海侃和惊扰大家的事情抛向脑

后ꎬ 顺利地把老太太护送下了车ꎮ 这期间ꎬ 我身下中铺的年轻

人只醒过一次ꎬ 我竖起大拇指对他说ꎬ 小伙子ꎬ 不错ꎬ 你还真

不低调ꎮ 他嘿嘿两声ꎬ 说昨晚打牌没睡觉ꎮ 话毕ꎬ 又接着鼾声

如雷ꎮ

列车再次熄灯ꎬ 恢复当初的平静ꎮ 此时ꎬ 已近凌晨三点ꎮ

虽然身下的鼾声仍然敲击着耳膜ꎬ 但确实太困了ꎬ 我迷迷糊糊

不知啥时候睡着了ꎮ 清晨ꎬ 昏昏沉沉地醒来ꎬ 鼾声不见踪影ꎮ

我俯身看下铺ꎬ 没人ꎮ 哦ꎬ 可能中途下车了ꎮ 可这一念头刚闪

现ꎬ 鼾声却从过道临窗的小木台传过来ꎮ 刺猬头埋在双手搭起

的手臂里ꎬ 呼哧呼哧ꎬ 如圈里熟睡的肥猪ꎮ 众人看看他ꎬ 摇头

中露出抿笑ꎮ

窗外的天空露出晨曦ꎮ 不一会儿ꎬ 贵阳车站到了ꎮ 我和妻

背上行囊跟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昏头昏脑出得站来ꎬ 女儿还没

赶到ꎬ 太阳却爬上了东边的高楼ꎮ 异乡ꎬ 新的一天开始了ꎮ

留步镇远

经过两天的休整ꎬ 疲劳消减ꎬ 精神倍增ꎮ 第三天的上午ꎬ 阳

光明媚ꎮ 我们吃过早餐ꎬ 在女儿及其同事的陪同下ꎬ 搭乘了三个

小时的火车ꎬ 于中午时分到达黔东南著名景区———镇远古城ꎮ 此

时的阳光格外耀眼ꎬ 就像成都的盛夏烈日ꎬ 炙烤到身上火烧火燎

的ꎮ 出门时ꎬ 家乡已是凉爽的秋季ꎬ 电视里也时常广告着爽爽的

贵阳ꎮ 唯恐这期间天气逐渐转凉ꎬ 就穿了一身稍厚一点的衣服ꎮ

可眼前ꎬ 艳阳高照ꎬ 酷热难耐ꎬ 气温不低于三十度ꎮ 头顶烈日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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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赶紧撑着随身携带的遮阳伞ꎬ 但还是无济于事ꎮ

镇远ꎬ 隶属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ꎬ 位于长江水系

上游和贵州东南部ꎬ 处于贵州高原东部武陵山余脉的崇山峻岭

之中ꎬ 地处湘黔两省的怀化、 铜仁和黔东南三地区五县接壤交

汇之处ꎬ 是一座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ꎮ 依山而建的灰白相间的

古建筑简直是中国山地贴崖建筑文化博物馆ꎮ 城内古街古巷曲

径通幽ꎬ 石桥城垣错落有致ꎬ 碧水晨雾姿态万千ꎬ 春江渔火诗

意盎然ꎮ １９５６ 年建立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ꎬ 镇远为自治州首

府ꎮ １９５８ 年州府迁往凯里ꎬ 改镇远为县ꎮ １９８６ 年被国务院列为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ꎮ

我们定好旅馆之后ꎬ 随着蜿蜒、 洁净的街道穿过恰似一线

天的狭长幽深的古朴巷道ꎬ 眼前豁然一亮ꎮ 绿宝石似的舞阳河

如一条玉带展现在眼前ꎮ 舞阳河自西向东呈 “Ｓ” 形蜿蜒贯通全

城ꎬ 形成了 “九山抱一水、 一水分两城”ꎬ 山水城浑然一体、 天

人合一的独特的太极图古城风貌ꎮ 河水蓝中浸绿ꎬ 绿中透碧ꎬ

与岸上雄浑的古建筑组合成一幅令人陶醉的 “朴素中见珍奇ꎬ

淡雅中显神韵” 的水墨风景画ꎬ 具有 “东方威尼斯” 之美韵ꎬ

让人流连忘返ꎮ 坐在舞阳河岸边的休闲木凳上ꎬ 放眼河面ꎬ 波

光粼粼ꎬ 碎碎点点ꎬ 恍若无数的鱼儿在水中游荡ꎮ 微风从河上

吹来ꎬ 顿觉清风拂面ꎬ 暑热顿消ꎮ 夕阳西斜ꎬ 我们乘坐景区交

通车到达吴敬梓笔下 «儒林外史» 第四十三回中描述的龙神嫁

妹的 “铁溪” 景区时ꎬ 已是下午五时左右ꎮ 时间远远不够ꎬ 只

得抱憾而返ꎮ

入夜时分ꎬ 我们一行六人围坐在舞阳河边苗家人拼成足能

容下 １００ 人恰似坝坝筵的长桌旁ꎬ 享受着苗家独特的佳肴ꎬ 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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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着河边清爽的空气ꎬ 欣赏着街灯灿烂的夜景ꎬ 世间的烦忧ꎬ

旅途的疲惫全被抛入五彩缤纷的暮色之中ꎮ 这一夜ꎬ 我睡得特

别香甜ꎬ 很快便进入甜蜜的梦乡ꎮ

次日早上ꎬ 我独自起得早些ꎮ 手提相机拐向楼顶ꎬ 居高俯

瞰舞阳河ꎬ 别有一番景致ꎮ 湛蓝幽静的河面上ꎬ 漂浮着薄薄的

轻雾ꎮ 河边的凉亭里ꎬ 早起的人们沐浴着温暖的晨曦ꎬ 伴随着

悠扬舞曲在忘我地晨练ꎮ 我情不自禁地拿起相机ꎬ 尽情地按动

着快门ꎬ 留下了此行难得的记忆ꎮ

下得楼来ꎬ 在街上吃过早餐ꎬ 明晃晃的太阳已升上当空ꎬ

她们还没有起床的迹象ꎮ 我悠闲自在地踏着碎步ꎬ 在弯弯曲曲

的街道上自下而上地欣赏着蜿蜒的街景ꎮ 大约步行了二十分钟

光景ꎬ 我停住了脚步ꎮ 左前方两个木制的且被岁月洗刷得有些

斑驳的岗亭映入眼帘ꎮ 岗亭高约两米ꎬ 呈方形锥体ꎬ 顶端为尖

形ꎬ 三面封闭ꎬ 朝街方向是敞开的ꎮ 无疑ꎬ 是门卫哨兵所用ꎮ

眼前这岗亭ꎬ 只在反映抗日战争的影片和电视剧中时常看见ꎮ

于是ꎬ 我信步上前定睛一瞧ꎬ 抬头望见了岗亭后面一堵半圆形

门框的石灰墙上有些暗淡的 “和平村” 三个字ꎮ 好奇心驱使我

快步跨了进去ꎮ

这一跨步不打紧ꎬ 立即将之前的轻松、 愉快的心境拽向凝

重、 沉寂的那段让人肃然起敬的厚重岁月ꎮ

这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旧址ꎬ 深蓝

色的墙上 “抗战到底” 四个空心宋体字赫然醒目ꎮ 系全国免费

开放参观单位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ꎮ 收容所旧址占地面积

６４２２ 平方米ꎬ 由前院和后院组成ꎬ 有办公楼、 礼堂、 岗楼、 卫

兵室、 禁闭室、 厨房、 水井等建筑设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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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列馆的史料记载ꎬ 抗日战争爆发后ꎬ 国民政府军政部于

１９３８ 年在湖南常德设立了第二俘虏收容所ꎬ 又名 “和平村”ꎬ

主要收容中国南方战场上捕获的日军俘虏ꎮ 随着战局的变化ꎬ

第二俘虏收容所于 １９３９ 年 ３ 月迁至贵州镇远ꎬ １９４４ 年 １２ 月迁

至重庆ꎬ １９４６ 年 ４ 月撤销ꎮ 第二俘虏收容所在镇远共存续五年

零九个月ꎬ 先后收容日军俘虏 ６００ 余人ꎮ 在此期间ꎬ 收容所认

真执行优待俘虏政策ꎬ 以学校教育方式对日俘进行教育和管理ꎮ

做到对被俘的日军士兵不杀不辱ꎮ 在生活上ꎬ 采取了改善俘虏

伙食和居住卫生条件、 组织俘虏制作工艺品和开展文娱活动等

措施ꎬ 使俘虏们感受到了中国军民对他们人格的尊重和特殊优

待ꎮ 许多日俘放弃了日本军国主义思想ꎬ 自发建立反战组织ꎬ

开展反战宣传活动ꎬ 对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

利起到了积极作用ꎮ

战争结束后ꎬ 反战同盟会会员回到日本ꎬ 长期从事民主革

命运动和日中友好工作ꎬ 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做出了积极

贡献ꎮ 原反战同盟会会员分别于 １９８２ 年、 １９８５ 年、 １９８７ 年三次

组团回访镇远和平村ꎬ 称这里是他们的 “再生之地” 和 “第二

故乡”ꎮ

慢步走在和平村的各陈列室ꎬ 看着一幅幅珍贵的照片和实

物ꎬ 心情格外沉重ꎮ 同时ꎬ 对在和平村执行对日俘改造中付出

艰辛的国民军将士们ꎬ 不禁从内心发出由衷的敬意ꎮ

因为有了这段珍贵的厚重历史ꎬ 才有人说ꎬ 你到了镇远ꎬ

没去 “和平村”ꎬ 其实你也没到过镇远ꎮ 这话一点不假ꎮ

回到贵阳ꎬ 沉重的脚步却留在了镇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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